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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圣叹的文学鉴赏理论

李 天 道

金圣叹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以匠心独翼” 新人耳目的审美鉴赏理

论为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太的影晌。

与他同时的李渔就赞叹遣: “
读金圣叹所评 《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

”
。 清·冯镇 峦

说/金人瑞批 《水浒 》、 《西厢 》,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
”

。 〈《读 〈聊

斋 )杂说》)他 的鉴赏论中的一些精到见解,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很太的借鉴意义。但我们

过去对他的研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遗憾。有感于此,本文拟就从接受

主体性的角度,对他的鉴茧理论作一探究。

槐括起来,金圣叹的鉴赏论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鉴赏者对现实的超越,鉴赏过程中的

审美再创造的实现和建立在对作家、作晶理解基础上的再超越。前两点可看作是 就 欣 赏 而

论,盾一点是就批评雨论。现分述如次 :

对芑本倌蛐蚺鉴赏潢动走人钔精神生活的必然需求。通过鉴赏,能使人获得对瑰实意识

的超越,并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情感上的升华。这可以从人们进行莶赏活动往往是身不

由已待到证明。对j匕金圣叹在 《西j霜 记°序文 》中借回答剃人的问话,开宗明义地表述 了这

一观点。他说:宄 竞 为 什 么要评点 《西厢记》,是
“
我亦不知其然,然雨于我心则诚不能

白已也
”

。 “
不能白已

”
也就是不曲自主,是非有意为之而不得不为之。人们对鉴赏活动有

不白觉的需求'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欣赏文学作晶能使人们从精神上获得在现实生活中所得

不到的一切,从而恢复主体的自曲,取得自身的价值。

现实生活总是有缺陷的,人在现实中生活总要受到若干限制,不得自曲。金圣叹所处的

时代,正走明末社会激烈动荡,宗社覆亡,清人人关的大变动的际会。旧的统治 秩 序 的 倾

圮'使他感染了
“
才不可以终恃,力不可以终恃,权势不可终恃,恩宠不可终恃,盖天下之

太,曾 无一事町以终恃。
”

(《 水浒》Ⅰ∶̄卜一丨iji批 )的无可奈何的幻灭的情绪;统治者的残 酷 镇

压,又佼f出 哀伤凄悝,体尝到
“
艰难之及,免者几人

”
(《 杜诗解》评《猿》)[的 惶 恐悲 凉

的滋昧助口上蚀生活比较贫苦,过着
“
无盐三月东坡急,瓶空晷倒四邻知∵ (《 沉吟楼诗选·道

屮/i谜人iI∴ 叶0亻壮》)的生活;虽博览群11,很有才学9f「;仕途失哀,终生不曾做官。 这

种种积淀于腕中妁历史×亡淘反思,壮志难酬的苦癖,时刘缠绕青他,时刻给链以受限制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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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现灾忄活中灼不 向山外, 户、们在宇宙时空的存在也是不 白曲的。宇宙兀 F:|、 衣灯l9 ′、

生有限、短促;生有涯而智无涯,人 的 内心深处经常存在着
“
欲有所 为

”
和

“
为之予i益

”
的

矛盾冲突,使丿、们经常处于一种
“
无佘

”
的境地,并为之苦闷痛苦。

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月丿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知水逝云卷,风 驼 电

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竹有之我,叉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

⋯⋯我比者亦尝欲有所为,既而思之,且.未论我之果韦为与不得为,亦未论果之得成与不成,京tt芝

为之果得为,乃至为之果得成,是其所为与成,则有不水逝云卷,风弛电掣而尽去耶?

《西厢 ·序文 》

与广漠无边的宇宙相比,人 显得那样的渺小孤单,更何况还有社会现实生活的 种 种 束 缚。
“
欲有所为

”
,想要征服现实,实现自身的价值,但又总是由于自然力量和社会 力 量 的 限

制,使人
“
不得为

”
,使人的自身不得自由, 自我不得实现。再说,即使 有所 作 为,与无

限的宇宙时空相比,又算得什么呢?所 以也是
“
为之无益

”
。而人生就是于

“
如是无余

”
之

中挣扎。

人在时空的不自由和人们企图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获行白由的愿望冫以及人对现实生

活的不满足,渴望超越现实的愿望,实 际上是-种生命的共感现象。人总是不能够满足的9

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的环境,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马苋思和恩格斯 在 《德 意 志 意

识》中就指出: 
“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

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

。人的需求是无穷尽的。然而由于社会的局限, 自然规律的限制,

人的多数需求往往是达不到的。这就造成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而人就在这工矛盾 冲 突 中挣

扎、困惑、痛苦。如何来调节这一感情呢?只 有在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审美鉴赏之中,入才

能超越这种现实意识,全面占有白己自由的情感。优秀的文学作品是
“
天忌地 妙 文

”
(《 山厢·

读法》),是
“
天下万世丿、丿、心里公共之宝

”(Π上 )。 是作者
“
向天下人心里偷 取 出来

”
 (同

上 )。 因此 ,其中融汇了丿、类自己对生活之真蒂的观照和领悟,把人的生命感,人类生活 中潜

藏着的心理哲理的意蕴,生动地揭示出来,给人类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形

式。因而能使那些具有相同或类似经历的人为之感动。金圣叹所谓
“
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

苦心力 学人满 肚 皮眼 泪来
”

(《 西厢·读法》)就是这个意恩。也正是由于这个原故,人们

才总是不自觉的被吸引。

通过文学欣赏可以在精神上获得现实中所得不到的一切。作晶中展现的世界是那样的美

妙,表现的情感是那样的美好。 “
在天而为云霞,何其起于肤寸,渐舒渐卷,倏忽万变9烂

然为章也;在地而为山川,何具迤逦而入,千转百合,争流竟秀'甯冥天际也;在草本而为

花萼,何其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须,真有如神镂鬼簇,香团

玉削也!在鸟击而为翠尾,何其青渐入碧,碧渐人紫,紫渐入金,金渐入绿,绿渐入黑,黑

又入青, 内视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
”

! (《 水浒汁》八冂批 )因 而,在对

文学作晶的欣赏中可
“
纵心纵意

”
(《 西厢·读法》)的

“
作消遇

”
(《 西丿Ι·j字 文》)。 加 之

读者在鉴赏中
窜
心如工画师9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闾中,无法不造

”
(《 水浒》四|口 i1)。 这

样欣赏傥秀作品就使人
“
女Π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对奇树,如拈妙花焉

”
(《 西厢刂:;文 》)。

总之,读者可以凭借审美想象的羽翼在艺术的王国中翱翔。或指点肚只,作游闫骋 怀 地 观

赏;或辨别良莠,作严辨淄渑地晶味。尽情地探幽览胜,饱餐秀色,作美的领 会,美 的 享



受。现实屮得不到沟,鉴赏屮都能得到。

通过鉴赏还可 1⒘ 寄托和表现自己n饣情感。文学欣寅赳审美再创造的石统,每一个萁正的
欣赏者都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i的观念内容,而是根捃作品所捋供r勺 意象,经曲想象和联想渐
作用,表达丨0已 灼经验和情感。金圣叹在《两厢记⋯一本一折总批》r卜 宜称

“
书 中所撰为古

人名色,如君瑞、篙篙、红娘、白马,皆是我一'Ⅱ小头口头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 爬 无
极,醉梦恐满,而至是终竞不得已,而忽然巧倍古人之事以自传,道其胸中若干冂月以来七
曲八曲之委折

”
。就是强调指出盎赏是借助划人的作品来发抒弗已淘思想感情,是

“
以代恸

哭
”

(《 西厢·序文》),因上:匕
“
圣叹批 《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 《西厢记》文宇。∵(《 西

厢·读法》)人 们通过芏赏冱|f有和恢复丁
`呷

有山I全而n“淆感,同时叉升华了原有的情感 ,

陶冶和净化了自已的灵亏t。

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足人类生活和心灵的象征,都能成为欣赏者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活
动的诱发剂或表现的媒介。欣赏实际上是人类通过艺术品来

“
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已,’ 从

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向女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42卷第9了 页)。 苁这个意义~汪说: “
天

下万世锦秀才子读圣叹所批 《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 圣 叹文 字
”

(《 西厢·

读法》),道出了欣赏的真谛。

以上我们论述了金圣叹关于文学欣赏能使读者超越现实意识,全而占有人由身应柑南情
感的观点。正是在此基础Ⅱ土,他建立丁鉴赏过程屮灼审美再创造理论。

文学鉴赏也是T^利⒈仓刂造。盔赏者对攵学作品不是消极F勺、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的、主
动的思考,不浙地进行审美判断展开审美想象,把作品中的审美意象作为创造的契机 和 触

蟒,*表谘自己胸中那些尚未形成的,难 以言喻的经验和情感。金圣叹强调
“
看书要有眼力,

非可随文发放
”

(《 水浒》笫二曰1t),认 为
“
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估作考之腕下有经有 纬

巛水浒”1J回扌比)。 指出文学欣赏走
“
我适来自造

”
《《西厢·读法》),是 一个审美再创过程。并在

这个观点上,对审美冉创造实现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精到的论述。

苜先,在审美鉴赏初始,应排弥内心的一切杂念,巾 断受功利性的有限目的 遥控 的 现
实意识,使注意力高度集中。鉴赏者应

“
平J山 敛气

”, “
不得存∵点 尘 于胸 中

”
(《 西厢·

议法》),这样,才能对作品÷的艺术形象和深刻的意蕴作深入的观熙和透彻的领悟,才 有 可
能在头脑屮形成鲜啕而清晰的审美意象。因为

“
神凝两象滋,无方而皆肯,不法而皆法

”
。

《清·月星莲《丨馅池菅Jt》 )从而引起审美休验,获得审美享受。对这种现象,西方美学 家格
特沙克 (D。 W· G。 tshal滚 )杵氵为

“
褶心

”巛艺才与社会秩序》),歹 °L。 贾 莱 特 (I· IJ· 阳r∫ c1)

称 之为
“
开放

”
 (0阝 n)(《 关n勺 扣:京 》),闵斯特堡称之为

“
留心 加 注 意

”
(《 艺术叛肀f

丿i:理 》),朗 吉费尔德称之∷为
“
孤 离

’
 (dc∶ ac11Fnen t)(《 审夫忐变》)。 在我曰,这种理论的提

出T刂追溯到古代的庄子。应子提出
“
丧我

”
、 “

心斋
”
、 “

坐忘
”
,以之作 为虚 以待物,

溶入白然万象生生9Ⅰ刂已的变化F|去 化而为一的彻悟方法。后来被陆机和刘硭引入文艺理论中,

作为创作构思灼基本前题,建立了有名的
“
庄静说

”
。全圣叹叉把它引入奄赏论中,作为审

美鉴赏的基本前题'是 f扭 的独烈之处。

读者进入虚静状态,就Ⅰr以摆脱一切名尉杂念nl干 Fi'革 中柑方去对作菇所表现的
^ˇ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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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义,人 性深味逍行
“
参悟

”
。 《庄子·天地 》篇说: 

“
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

贝J晓 焉;开声之中,独闻和焉
”

。少n果不摆脱具体的、局部的、主观淘
“
视听

”
,则既不能

“
见

哓
”
`亦刁谛芰

“
闻和

”
。只有达到虚静这一认识的高级阶段,才能对宇宙河一切事物及其变

化发展规律了如指掌。所谓的
“
心清如水,故物来毕辉

”
(《 水浒》六十一冂批),就是对前八

出q虚静说的运用和发挥,其目的是强调读者在欣赏过程中必须要有高度清醒的精神状态,要
点燃自已的精神和感情之火,使心中充满新的希冀和期望,作好脱离时空的眼制、以期让精

神在艺术王国这个幻想的天地里遨游的准备。因此, “
《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妇地渎之

考,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边';¨
⋯。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资其洁清也

”
。只有这样,才

能使自浴达钾入神的境i岜,迸入
“
完全幻觉的瞬间

”
(斯汤i廴语),使 向已的感情和l作者 的 感

情融为一体,从而对作品作出形而上的领悟。

欣赏者为求得对作品有深人的体验,完成审美的再创造,还必须借助于想象。囟为想象

是
“
我们借以产生形象的能力

”
0Ι叟斯多德语),离开了想象,读者不可能 从 作品 中 获 艹 身

临 其 境 灼 衤珍,也 Ⅰi可能深入到艺术境界中: “
夫吾胸中有其别才,眉 下有其剂眼,而皆

必于当其元处而后朝翔,而后排荡,然则我真胡为必室于洞天福地
”

(《西厢记》二本二折批)。

这里所说的
“
别才翱翔

”
、 “

别眼排荡
”,其实就是鉴赏者的审美想象。有了它,可以不必

真正到
“
名 l妇 胜地

”
去游览,就能充分地领略其中的风光。有

ˉ
J’ 它,能 叫

“
读者心前眼前,

若有元数事情, 无 数 说 话
”

(《水浒》十四回批 );会
“
寒时寒杀读者,热时热杀 读 者

”
 (九回

批)。 于作者之情也就娣鍪于意外而得之
”

01回 批 )。 金圣叹本人对作晶的欣赏,正是 凭 借者

自己丰富的阅历,充分发挥了想象的作用,我们可从他的批语中看出这一点来。

欣赏需要审美想象,但这种想象并不是无边无际地胡思乱想,而是以作晶中的艺术形象

为媒介9把 白己的思袒感情移入到对象之中,同对象打成L-片 ,融为一体,深切体会其中所

莼藏的思想感情'从而在把握对象的内在生命的墓础上'进入美的幽深 境 界,让 “
别 才 翱

翔
”

、 “
别「艮排荡

”
, 再创造出

“
言外之∴

”
。

既然 欣 赏 中的想象离不开作品,那么,作者就 应在作品中尽可能地留下
￠
兀

”
'以便

读者想象
“
翱翔

”
。 “

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则固必在于所谓当其无之处也矣。
” “

然

而当其无,斯则真吾胸中一副别才之所翱翔,眉 下一双别眼之所排荡也。
″

(《西厢记》二本二

折`苎
妣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走留下许多

“
无

” (这 里 的
r无”

相 当于我们现今所 谓 的
“
虚

写
”

或
“
空白点

”
),以澉发读者想象。 “

从来妙文;决无卖写一法,夫实写,乃 是 堆 垛 土

墼子,虽乡辶
`.犹

过而不顾也
”

(一本四折总批)。 这是因为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本文沟

信息,而是在积极地思考,对语旬的接续,意义的展开 ,情节的推进,都不断作出期待、预浈j

和判断。如果一邙作品的每句话都符合读者的预测,情节的发展完全在读右扌料之中,说来

亳不费力,也就感觉不到奇绝的妙处,也必然会产土萦然无咏的感受。亻Ⅰ1如早作品往往打破

读若的弗j待水了,就会 L∶ 读古感射惊讶,为作品出产、意料而叉在情理之屮沟描述所震慑,寮
不住拍案叫绝: “

真乃出色奇语
”

(十四回打L)。

要使情节的发展打破读者的期待水平,让读者不断感到饣芦品出青制胜的力量,文学作品

就应充满出人意料的转 折 和 变 化,要 “
将三寸肚肠直曲 折 到 鬼 神 犹 曲折 不 珂 之 处

”

(《西厅记》二Iit一 折:j)。 在本文旬结构中留有许多空白,来激发读者的想象。金圣叹举了一个

拄动的萃例来说明这点 :



吾友晰山先生△谓 l【il∶f,匡 庐直天下之苻刂I,。 汪行迕日,初 不在忽,忽然干晴空劈插翠忭 ,

平分其中,倒拄疋练,舟人瞥告,此即所谓庐山也者,而殊未得至庐山也。更行卩j日 ,而渐乃不

见,则反已至庐山矣。

一̄ 《̄西厢记》一本四折总‖1

看见庐山就无法想见庐 1妇,只有眼前没有眭j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想象中描绘出秀丽的或嵯峨

的山岭。正如沃·伊塞尔所说:.“文学的本文也是这样,我们只能想见本文中没有的 东 西氵

本文写出的部分才给我钔知识,但只有没有写出的鄱分才给我们想见事物的机会;的确,投

有未定成分,没有本文中的空白,我们就不可能发挥想象
”

。巛阅读过程的现象学研究)
欣赏中审美再创造的实现,还应充分调动读者的情感作用,黑用全部情 感 去 体 验、品

昧。金圣叹自己在鉴赏时就倾注着强烈的感情。据他 自述,读 《西厢记》一本三折
“
见 '他

不锹人待怎生
’

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四日,此真活丿、于此可死,死丿、于此可活,恬 '`于

此又迷,迷人于此可悟也。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四日,

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者,皆此七字勾魂摄魄之气力也
”

。看他是何等

动情,何等陶醉。读者只有让自已的整个心灵,全副情感沉浸到艺术境界中,达到出神入化

的地步,才能领悟到作晶的深刻意蕴。从而获得精神的解放,情感的升华,产、格的解放。

以上所论述的是金圣叹鉴赏论中关于鉴赏者对现实意识的超越。批评是更高级的接受,

除了需做到先前的超越外,要对文学作晶作出正确的批评,还应该充分地理解作者,在此基

础上,实现对作者意识的超越。所谓理解作家,就是要理解作家创作的特殊心态,作家的创

作的情感特点。 “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

”
巛水浒·读法》),要

“̄
贵 眼照 古

人
”

CKK西厢·读法》);要
“
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

”
【KK水浒·序文》);要

“
谛审熟睹

”
从

“
极微

”
处

“
观行文之人之心

”
巛西厢记》一本二折批); 

“
宽文当观心,见文不见 心'莫 读

我此传
”

巛水浒》五画批)。 这里讲的
“
心胸

”
、 “

文心
”

、 “
心

”
既指作家创作的特殊心态,

又指作家的创作情感特点。

仇秀的文学作品是
“
天地妙文

”,是作家顺乎自然,凭直觉和灵感的爆发创作出来的。
“
自从有天地,饱 中阁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儆得出来,是他天地真会劈空结撰而出

”
。

作晶如天上的
“
云

”,而作家创作的特殊心态如 阝风
”, “

风无成心,云无定规
”,作家创

作
“
并无成心之与定规,元非此日佳 日闲窗,妙腕良笔,忽然无端,如风荡云

”
。而

“
文章

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捉住,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

不见
”

(以 上引文均见《西丹ll· 读法》)。 所谓
“
无成心

”
之

“
风

”
、 “

灵眼
”

、 “
灵手

”
就 是 现

今所说的灵感或元意识的直觉。

我国古代文论家绝大多数认为真正的优秀作品都应该是灵感涌现时天然凑泊、水熟渠戚

的产物,强调灵感这种作家的特殊 心 态。如 肖子 显 在 自序中说: “
登高 极 日,临 水 送

归,蚤雁初莺,花开叶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
”

强调
“
自来

”
。

王士源 《孟浩然集序 》中说孟浩然创作
“
每日制作,伫兴而就

”
。清宋太樽在 《茗香诗论 》

中强调
“
不伫兴而就,皆迹也

”
。
“
自来

”
、

“
伫兴

”
就是灵感。作家进入创作高潮时,任凭自

已的恩潮汹涌,跟着自已笔下的人物走,蛮Ⅱ醉如痴ρ正是在这思如泉涌的高潮, 浓 烈 睁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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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才能敏锐地掌握好形象闪现的刹那,才 能捕捉那转瞬那逝的艺术形象,并把它十分逼真

地描绘下来,以创作出有价值的,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来。

了解作家创作的这种特殊心态,懂得优秀的作品是作者
“
以鹞钧为心,造化为手,阴 阳

为笔,万象为墨
”(一本二折总批),才能对作品作出科学的批评。金圣叹正是从这点出发,一

反传统的
“
知人论世

”
鞠批评方法,不是从社会、作者的人晶去寻找线牲的因果关系,而是

认定作者是
“
天地现身

″
,困此,对作晶应

“
谛审熟睹

”
,凭 自迅的

“
灵心

”
去

￠
入名山

”

于
“
无峰无岭,无壁无溪、无坪坡梁裥之地

”
,却 “

回看为峰,延看为岭,仰看为壁,俯看

为溪:以 至正者坪、侧者坡、跨者梁、夹者裥
”

(《西厢记》二本二折批 )。 在艺术的神秘世界

中荡舟、徜徉。

批评家还要理解作者的情感特点。作者的情感特点是不同的。 “
《史记》须是太史公一

肚皮宿怨发挥出来的,所以他于
‘
游侠

’
9‘货殖

’
传,特地着精神,⋯。。。《水 浒 传 》却 不

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元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墨,寻个题

目口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
”

巛水浒·讠立法》)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而受刑,忍辱含垢,坚持发愤著书, 《史记》则是他在含悲忍辱的境

遇中完成的,所 以其中不少篇章都有意元意问流露出他的隐痛和蒙上一种抑郁不平之气。他

痛恨暴政,因此歌颂游侠。而施耐庵是
“
心闲试弄,舒卷自恣

”
(《贯华堂本 自序》), 

“
写自

家的锦心绣口
”
。他们的情感特点既然不同,批评家对文中的淆感的理解也就应该不同。

金圣叹在批评中就非常重视作者的情感特点,他强调要
“
究作者之本情

”(一本二折总批)

要知逍作者是借作品
“
快然一眭其胸中隐隐之无数奇事

” (一本一折批 )。 我们暂且不论他对

施耐庵的情感特点的认识是否正确,但也阐明的文学批评应理解尊重作家的特殊 情 感 的 观

点,却是我们应当借鉴的。

理解作家'理解作家创作的特殊心态和情感特点 ,才能正确地理解作品中
“
请

”
与

“
理

”

的关系,才能充分尊重文学的情感性特点,承认情感的独立价值和地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才能超越作家的意识,进而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价值和潜在意义。

我们分三个方面论述了金圣叹的鉴赏理论。除此以外,他对鉴赏方法还有不 少 精 到 论

述。如认为鉴赏应先
“
一气读之9总 揽其起尽

”
CKK西厢·渎法》);应

“
谛审熟睹

”
口从细微处

见精神;应
“
细读

”
、 “

逐宇逐旬细细看
”, 

“
细细寻

”
、 “

细 看
”

、 “
细 睐

”
; 应 “

留

览
”
;应

“
徐读之,疾读之,翱翔读之,歇续读之,为楚声读之,为 狃 声 读 之

″
巛水浒传》

二十五日扌}匕 );应
“
意会之

”
,“ 于意外得之

”, 
“
从文外得之

”,等等。眼于篇幅,这 里 就

不一工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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